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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猴
子
真
是
不
能
靜
的
動
物
，
猴
年
一
開
始
香
港
就

出
現
暴
亂
事
件
，
年
初
一
晚
上
十
時
許
，
有
小
販
在

砵
蘭
街
非
法
擺
賣
，
食
環
署
人
員
到
場
執
法
時
，
引

起
大
批
人
聚
集
起
哄
，
及
阻
止
食
環
署
人
員
執
法
，

引
發
雙
方
衝
突
，
食
環
署
要
求
警
察
協
助
。
警
方
到

場
試
圖
驅
散
在
馬
路
上
的
大
批
市
民
，
雙
方
爆
發
推

撞
，
警
方
施
放
胡
椒
噴
霧
。
凌
晨
二
時
，
有
暴
徒
於
旺

角
使
用
磚
頭
、
玻
璃
樽
、
木
棍
等
，
有
意
圖
襲
擊
警

察
、
記
者
，
有
暴
徒
掘
出
行
人
路
的
地
磚
，
擲
向
警

員
，
在
砵
蘭
街
與
快
富
街
交
界
乘
亂
縱
火
。
凌
晨
五
時

許
暴
徒
仍
大
肆
破
壞
公
物
，
一
輛
駛
經
近
豉
油
街
的
警

車
被
暴
徒
用
磚
頭
飛
擲
，
車
側
的
玻
璃
窗
爆
裂
。
暴
亂

中
，
有
九
十
名
警
察
和
多
名
記
者
受
傷
。

初
期﹁
本
土
民
主
前
線﹂
表
示
不
滿
警
察
打
壓
無
牌

熟
食
小
販
，
但
在
接
近
一
時
突
然
宣
佈
這
是
立
法
會
新

界
東
補
選
參
選
人
梁
某
人
的
競
選
選
舉
遊
行
，
如
此
無

口
齒
之
人
，
若
入
到
立
法
會
又
是
一
個
災
禍
。
而
召
集

人
黃
台
仰
表
示
遊
行
少
於
三
十
人
，
不
需
要
警
方
批

准
，
號
召
人
來
旺
角
支
持
，
事
件
失
控
後
又
說
無
能
力

控
制
示
威
人
群
，
竟
認
為
示
威
者
擲
磚
頭
已﹁
不
算
十

分
激
烈
動
作﹂
。
要
知
道
，
磚
頭
如
果
擲
中
頭
隨
時
會

死
，
是
典
型
的
破
壞
者
心
態
。
難
怪
有
旺
角
區
市
民
不

滿﹁
本
土
民
主
前
線﹂
騎
劫
小
販
，
指
罵﹁
本
土
民﹂

要
求
他
們
收
起
旗
幟
。

今
次
發
起
者
和
參
與
者
年
齡
由
十
五
至
七
十
歲
，
又
有
港
大

生
，
他
們
是
香
港
精
英
，
不
可
以
說
他
們
不
懂
事
了
。
在
非
法

﹁
佔
中﹂
期
間
都
見
到
，
感
覺
到
年
輕
一
代
的
記
者
都
較
傾
向

﹁
黃
絲
帶﹂
，
正
所
謂
針
不
拮
到
肉
不
知
痛
，
今
次
四
名
記
者
受

傷
，
不
是
混
亂
中
受
傷
，
是
擺
明
被
攻
擊
，
暴
徒
不
准
記
者
拍
攝

場
面
，
擋
住
鏡
頭
，
打
爛
鏡
頭
，
擲
磚
頭
雜
物
，
粗
言
穢
語
辱

罵
人
，
刻
意
用
碎
裂
玻
璃
刺
向
電
視
台
攝
影
師
，
這
種
人
是
想
爭

取
民
主
的
嗎
？
他
們
都
是
為
個
人
利
益
的
政
棍
，
記
者
們
都
應
該

清
醒
了
吧
！
住
在
半
山
高
級
住
宅
區
的
教
育
界
、
法
律
界
人
士
都

應
該
看
清
了
吧
！
不
在
你
家
門
亂
就
不
是
你
關
心
的
事
，
律
師
除

了
打
官
司
賺
錢
外
，
是
否
也
應
具
良
心
和
正
義
感
？
香
港
不
好
，

你
們
也
沒
好
日
子
過
。

竟
有
港
台
記
者
問
警
務
處
處
長
盧
偉
聰
，
今
次
暴
亂
事
件
警
方

是
否
事
件
的
始
作
俑
者
？
事
前
有
沒
有
了
解
整
件
事
件
發
展
？
簡

直
是
不
專
業
的
行
為
。
正
如
特
首
呼
籲
傳
媒
不
應
為
任
何
暴
力
行

為
作
姑
息
的
評
論
，
事
件
很
明
顯
是
搞
事
，
傳
媒
不
要
再
為
任
何

暴
力
行
為
找
藉
口
，
不
單
傳
媒
，
律
師
、
法
官
也
不
應
該
為
任
何

暴
力
行
為
找
開
脫
藉
口
，
要
嚴
懲
，
不
要
姑
息
，
成
年
人
要
為
自

己
行
為
負
責
，
姑
息
的
的
判
決
會
向
他
們
發
放
錯
誤
的
訊
息
，
以

為
是
很
小
事
，
罰
一
千
幾
百
很
小
事
，
發
動
組
織
者
會
付
，
懲
罰

太
輕
只
會
令
他
們
愈
來
愈
膽
大
包
天
。
偷
雞
摸
狗
的
小
偷
可
能
會

變
殺
人
放
火
的
大
賊
，
防
患
於
未
然
是
必
須
的
。

那
些
以
暴
力
揚
名
的
垃
圾
議
員
，﹁
泛
民﹂
可
能
會
說
：﹁
看

下
本
土
派
他
們
幾
暴
力
，
我
們
好
好
啦
！﹂
但
是
可
想
過
這
十
多

年
他
們
的
議
會
暴
力
文
化
，
對
政
府
、
警
方
威
信
的
破
壞
都
帶
出

很
壞
的
訊
息
，
暴
力
文
化
似
細
菌
由
社
會
到
校
園
都
受
感
染
了
，

香
港
要
置
之
死
地
而
後
生
吧
，
但
以
目
前
的
世
界
局
勢
，
各
國
都

不
行
，
誰
來
投
資
？
死
了
又
有
沒
有
機
會
重
生
呢
？
有
相
士
講
過

香
港
還
有
幾
年
尾
運
，
之
後
就﹁
玩
完﹂
，
作
為
香
港
人
真
是
不

希
望
見
到
預
言
成
為
事
實
。

港人齊向暴力文化說不

上
回
談
到
筆
者
跟
香
港
潘
氏
宗
親
會
到
廣
東
短
途
旅

遊
，
首
次
踏
足
南
海
家
鄉
，
剛
好
碰
上
農
曆
年
前
最
寒

冷
的
天
氣
。
晚
上
到
肇
慶
市
廣
寧
縣
，
下
榻
於
廣
寧
華

僑
大
酒
店
。
此
間
是
潘
氏
宗
親
會
主
席
小
燕
宗
長
的
心

血
結
晶
，
由
內
部
裝
修
到
酒
樓
的
餐
單
，
都
是
小
燕
姐

親
力
親
為
。

我
們
入
住
二
廳
五
房
的
別
墅
式
獨
立
屋
，
都
是
沿
酒
店
大

樓
附
近
那
座
小
山
建
成
，
裡
裡
外
外
都
甚
具
歐
陸
風
情
。
最

適
合
好
幾
家
人
扶
老
攜
幼
入
住
，
好
動
的
小
孩
一
定
會
樂
透

了
。
這
次
旅
程
晚
到
早
離
，
真
有
點
辜
負
這
裡
的
高
床
軟
枕

和
山
林
了
。
廣
寧
是
中
國
十
大
竹
鄉
之
一
，
可
惜
來
得
不
合

時
候
，
未
能
品
嚐
鮮
竹
筍
和
竹
鄉
的
特
產
竹
蟲
。
竹
蟲
是
竹

蜂
的
幼
蟲
，
寄
生
在
竹
筒
內
，
是
為
竹
林
的
害
蟲
。
竹
為
君

子
，
吃
竹
蟲
實
是
維
護
君
子
的
善
行
呀
！

晚
飯
後
，
少
不
免
享
用
一
下
酒
店
內
的
娛
樂
設
施
，
凌
晨
以

後
才
回
到
山
腰
的
別
墅
屋
。
剛
好
遇
上
雨
雪
齊
下
，
天
黑
不

見
雪
，
只
能
從
雨
雪
打
傘
和
腳
踏
碎
雪
的
聲
音
得
知
有
雪
。

來
去
匆
匆
，
既
到
竹
鄉
，
翌
日
早
上
當
然
要
一
遊
此
間
的

竹
海
。
請
來
廣
寧
本
地
作
家
鄭
國
宗
先
生
當
導
遊
，
鄭
老
師

言
談
風
趣
，
博
學
多
聞
，
可
惜
同
遊
者
多
耆
英
，
只
能
隨
便

走
了
一
圈
便
回
程
，
不
能
多
聽
竹
的
故
事
。
據
鄭
老
師
介
紹
，
廣
寧
於

明
嘉
靖
年
間
置
縣
，
取
名﹁
廣
泛
安
寧﹂
之
意
，
一
縣
境
內
竹
的
品
種

多
達
二
百
餘
種
。
廣
寧
還
是
竹
的
故
鄉
，
外
地
品
種
移
植
廣
寧
都
能
種

活
。
縣
內
還
有
寶
錠
山
景
區
，
當
中
有
君
子
園
，
竹
為
君
子
，
故
名
。

今
回
無
緣
識
荊
了
。

竹
虛
中
有
節
，
故
有
君
子
之
號
。
其
實
竹
還
有
另
外
一
種
美
德
，
就

是
護
幼
，
成
長
的
竹
永
不
會
阻
礙
幼
竹
生
長
。
許
多
喬
木
都
互
相
競
爭

向
陽
，
老
樹
多
不
讓
幼
樹
出
頭
。
竹
渾
身
是
寶
，
竹
筍
竹
蟲
可
食
；
竹

纖
維
可
以
製
紙
。
竹
生
長
期
短
，
大
量
採
用
可
以
減
輕
砍
伐
熱
帶
雨

林
。
竹
幹
因
為
中
空
，
比
樹
木
更
具
彈
性
，
更
能
彎
曲
而
不
折
斷
。
中

國
人
震
驚
世
界
的
搭
棚
技
術
就
全
靠
用
竹
。

鄭
老
師
餽
贈
其
大
作
︽
廣
寧
白
話
定
位
注
音
詞
典
︾
，
大
有
保
育
廣

寧
白
話
之
功
。
原
來
廣
寧
白
話
很
容
易
識
別
，
音
轉
的
規
律
很
獨
特
。

廣
府
話
音
轉
多
在
名
詞
，
疊
字
詞
多
音
轉
為
先
低
後
高
，
多
字
詞
則
最

後
一
字
亦
由
低
音
值
轉
為
高
音
值
。
廣
寧
白
話
中
老
虎
的
老
字
，
轉
讀

為﹁
羅﹂
，
其
規
律
是
當
老
字
在
多
音
節
名
詞
之
中
，
不
解
作
年
齡
老

時
才
會
轉
讀
，
如
老
虎
、
老
鼠
等
。
另
外
最
有
趣
的
，
是﹁
豬﹂
讀
成

﹁
端
母﹂
︵
ｄ
聲
音
︶
，
但
是
朱
、
株
在
廣
府
話
與
豬
同
音
字
，
則
仍

讀﹁
精
母﹂
。
於
是
有
外
地
來
廣
寧
的
小
學
老
師
，
用
廣
寧
白
話
講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的
故
事
，
就
一
時
大

意
讀
成
了﹁
豬
元
璋﹂
，
鬧
出
笑

話
。鄭

老
師
說
他
這
部
書
可
以
幫
離

鄉
謀
生
的
廣
寧
子
弟
一
解
思
鄉
之

愁
，
書
一
面
世
就
賣
光
，
短
期
內

要
出
增
訂
本
呢
！

廣寧竹鄉的白話

小
狸
是
學
新
聞
出
身
，
所
以
對
一
些
寫
得
好
的
新
聞
報

道
常
常
品
味
再
三
。
眼
前
，
即
有
一
篇
關
於﹁
餛
飩
和
中

國
經
濟﹂
的
。

這
篇
報
道
見
自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美
國
︽
華
爾
街
日

報
︾
網
站
，
是
該
報
記
者
詹
姆
斯
．
阿
雷
迪
．
和
羅
斯
．

余
共
撰
。
小
狸
首
先
在
這
裡
要
向
這
兩
位
記
者
表
示
敬
意
，
他

們
的
文
章
通
篇
沒
有
枯
燥
的
數
字
，
看
似
東
拉
西
扯
地
聊
閒

天
，
卻
在
不
知
不
覺
間
用
大
量
細
節
勾
勒
出
了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的
現
狀
。

中
國
經
濟
現
在
到
底
怎
麼
樣
？

在
這
篇
文
章
中
，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首
先
隱
藏
在
富
士
康
工

廠
門
口
的
餛
飩
攤
裡
：﹁
不
管
是
因
為
天
冷
有
雨
，
工
廠
效
益

不
好
，
還
是
打
工
者
準
備
回
家
過
年
，
總
之
林
欣
歌
的
餛
飩
生

意
不
如
往
年
。﹂
具
體
說
呢
？﹁
小
林
說
自
己
經
營﹃
千
里

香﹄
的
三
年
時
間
裡
，
店
裡
的
八
張
桌
子
曾
一
度
坐
得
滿
滿
當

當
，
但
最
近
不
行
了
。﹂

餛
飩
攤
生
意
變
差
，
此
時
此
刻
的
一
個
重
要
原
因
是
由
於

﹁
工
廠
放
春
節
假
了﹂
，
而﹁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就
放
春
節
假
是
不
是
早

了
點
？﹁
往
年
春
節
這
些
工
廠
只
會
休
息
三
天
，
但
今
年
許
多
工
廠
選
擇

休
滿
七
天
。﹂
這
個
時
候
，
讀
者
發
現
，﹁
中
國
經
濟
正
在
放
緩﹂
這
個

答
案
，
又
隱
藏
在
了﹁
工
廠
提
前
放
足
春
節
假﹂
上
。

像
這
樣
暗
藏﹁
中
國
經
濟
放
緩﹂
答
案
的
細
節
遍
佈
着
整
篇
文
章
：
餛

飩
攤
門
可
羅
雀
、
大
部
分
飯
館
跟
着
工
廠
提
前
放
假
、
工
廠
鼓
勵
員
工

﹁
早
點
回
家
過
年﹂
、
年
後
返
城
家
屬
減
少
、
廠
區
內
車
輛
變
少
…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兩
位
記
者
最
難
得
的
，
是
沒
有
先
入
為
主
的
偏
見
與

臆
測
。
雖
然
全
世
界
都
在
說
中
國
經
濟
放
緩
，
他
們
看
到
的
無
數
細
節
也

似
乎
在
證
明
着
這
點
，
但
記
者
們
仍
然
客
觀
地
記
錄
了
自
己
親
耳
聽
到
的

﹁
另
一
種
聲
音﹂
：﹁
在
一
些
廠
子
外
面
，
許
多
老
員
工
表
示
與
往
年
相

比﹃
差
不
多﹄
，
並
不
覺
得
今
年
假
期
有
很
大
不
同
。﹂﹁
一
名
在
工
地

開
車
的
司
機
說
自
己
今
年
掙
了
不
少
錢
。
他
們
都
說
今
年
的
獎
金
跟
往
年

一
樣
多
。﹂﹁
一
位
保
安
介
紹
說
周
圍
大
部
分
企
業
還
在
正
常
運
轉
，
只

有
一
家
菲
律
賓
電
子
設
備
公
司
關
門
放
假
了
。﹂
…
…

想
來
也
是
，
二
零
一
六
年
才
過
了
一
個
月
，
誰
知
道
具
體
發
展
呢
？
這

也
讓
小
狸
在
最
後
不
得
不
提
及
這
篇
文
章
的
名
字
對
比
：
原
文
的
名
字
為

︽
另
一
種﹁
廠
門
口
指
標﹂
︱
餛
飩
的
銷
量
︾
，
客
觀
中
性
無
判
斷
；

而
到
了
中
國
的
報
紙
上
，
一
轉
載
題
目
就
變
成
了
︽
美
媒
報
道
：
餛
飩
攤

生
意
折
射
中
國
經
濟
放
緩
︾
。

也
許
這
就
是
差
距
。

餛飩攤的差距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周
日
，
與
家
人
外
出
晚
膳
，
閒
談
中

說
及
酒
家
飯
店
餐
後
甜
品
的
趣
事
。

餐
飲
業
對
顧
客
飯
後
贈
送
甜
品
，
原

是
籠
絡
顧
客
的
手
段
，
希
望
以
此
爭
取

食
客
再
次
光
臨
。
但
侍
應
甚
至
部
長
、

經
理
作
風
多
有
不
同
，
其
態
度
的
冷
漠
以
致

令
顧
客
反
感
並
起
趕
客
作
用
的
也
頗
不
乏

人
。如

在
某
酒
家
被
問
及
有
無
飯
後
甜
品
贈
送

時
，
其
部
長
居
然
答
道
：﹁
叫
點
便
有
，
不

叫
點
便
沒
有
。﹂
意
即
要
當
點
心
價
錢
叫
來

吃
，
沒
有
白
送
的
。
這
是
乾
脆
趕
客
，
希
望

顧
客
下
次
不
再
來
。

有
的
酒
家
飯
後
贈
送
甜
品
也
分
等
級
。
熟
客
有
送
豆

腐
花
或
芒
果
布
甸
等
高
級
甜
品
，
一
般
的
卻
只
送
紅
豆

沙
或
綠
豆
沙
。
親
疏
有
別
，
十
分
明
顯
。

就
是
這
個
甜
品
贈
送
，
便
起
拉
客
和
趕
客
的
作
用
。

當
然
，
那
家
有
部
長
答
稱
叫
收
費
甜
點
，
不
叫
便
沒

有
的
，
我
永
遠
不
會
再
去
，
並
且
着
友
儕
不
要﹁
幫

襯﹂
這
一
家
。

由
此
可
見
，
得
罪
了
客
人
，
經
過
輾
轉
相
傳
，
定
會

影
響
生
意
。

其
實
一
丁
點
的
甜
食
，
所
費
無
幾
，
卻
是
對
客
人
光

顧
的
一
個
感
謝
。
這
應
是
營
商
的
拉
客
手
段
，
等
如
有

的
商
店
在
交
易
時
給
個
折
扣
或
加
送
贈
品
一
樣
，
總
是

希
望
會
有﹁
何
日
君
再
來﹂
。

除
非
像
美
國
人
一
樣
，
在
食
肆
規
定
要
給
百
分
之
十

的
小
費
。
在
中
國
人
社
會
，
給
小
費
是
對
該
酒
家
服
務

的
鼓
勵
。
當
然
有
些
人
對
酒
家
食
肆
的
賬
單
早
已
加
上

百
分
之
十
的
小
費
，
便
不
再
給
。

香
港
飯
店
食
肆
待
客
之
道
，
各
式
各
樣
。
有
的
因
為

生
意
太
好
，
不
必
在
親
切
招
呼
上
做
工
夫
。
有
的
夥
計

也
許
是
和
老
闆﹁
倒
米﹂
，
總
是
用
冷
面
孔
面
對
食

客
。
但﹁
人
心
肉
做﹂
，
好
的
招
待
會﹁
客
似
雲

來﹂
，
惡
劣
態
度
會
使
顧
客
望
而
卻
步
。

顧
客
進
食
肆
，
當
然
希
望
吃
到
優
良
食
物
，
但
也
希

望
得
到
親
切
接
待
，
誰
願
意
在
進
食
之
際
，
還
要
看
着

冷
面
孔
呢
。

我
知
道
不
少
外
國
食
肆
很
重
視
員
工
的
禮
貌
訓
練
，

認
為
這
是
應
該
有
的
待
客
之
道
，
但
香
港
的
食
肆
卻
是

良
莠
不
齊
。
有
的
恃
生
意
太
好
，
招
牌
够
響
而
怠
慢
顧

客
，
但
我
相
信
這
樣
會
是﹁
慢
性
自
殺﹂
。

待客之道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新
年
始
伊
，
前
報
人
、
術
數
研
究
者
紫
微
楊
，
楊
君
澤
老
師
祝
福

各
位﹁
心
無
罣
礙
，
安
樂
富
足﹂
。
追
問
八
十
五
歲
的
他
當
年
有
什

麼
少
年
志
願
，
竟
然
踏
上
了
將
不
同
術
數
發
揚
光
大
的
人
生
？
老
師

騎
騎
笑
：﹁
我
是
個
凡
人
全
無
抱
負
。﹂
實
在
謙
虛
，
他
是
術
數
高

人
，
胞
兄
是
嶺
南
國
畫
大
師
楊
善
深
。
其
實
，
父
親
楊
老
先
生
篤
信

風
水
，
兄
弟
二
人
都
是
特
意
請
太
太
由
香
港
返
回
家
鄉
待
產
，
認
為
風
水

好
，
到
孩
子
四
個
月
大
才
回
來
。

楊
家
家
底
富
裕
，
經
營
外
匯
生
意
，
幫
飄
洋
謀
生
的
鄉
親
運
送
金
錢
回

鄉
，
可
惜
在
日
軍
佔
領
香
港
之
時
結
束
了
。
老
師
聽
從
父
命
跑
到
澳
門
避

難
，
和
平
後
回
港
不
敢
坐
大
船
，
怕
被
航
道
上
的
魚
雷
所
炸
，
他
和
母
親

坐
木
頭
船
足
足
十
二
個
鐘
頭
，
暈
船
浪
真
夠
慘
！

實
在
少
年
楊
君
澤
什
麼
都
不
怕
，
靈
活
醒
目
，
在
崇
基
讀
經
濟
三
年
半

自
我
輟
學
跑
到
報
館
打
工
，
家
人
也
沒
他
法
子
，﹁
一
九
五
五
年
，
我
在
︽
新
光
晚

報
︾
跑
高
院
新
聞
，
法
官
判
詞
不
能
錯
，
我
便
跟
那
些
翻
譯
主
任
結
為
老
友
，
所
以

我
的
稿
百
分
百
準
確
。﹂
當
年
老
師
跑
過
了
不
同
報
社
，
直
至
當
上
︽
星
報
︾
的
翻

譯
主
任
，
凡
有
艱
難
急
趕
的
稿
件
必
然
出
自
這
位
主
任
的
手
筆
，
後
來
因
與
澳
洲
管

理
層
理
念
相
左
，
決
意
辭
職
休
息
。
當
刻
適
逢
︽
明
報
︾
急
需
編
輯
主
任
，
這
位
大

好
人
選
當
然
被
羅
致
了
，
一
做
十
二
年
直
至
退
休
。

楊
老
師
享
受
報
人
多
姿
多
彩
的
生
活
，
收
工
前
收
聽BBC

廣
播
電
台
，
以
防
有
漏

網
新
聞
，
再
致
電
報
館
老
友
通
通
各
大
頭
條
，
再
而
相
約
消
夜
，﹁
當
年
︽
明
報
︾

和
左
派
報
紙
有
來
有
往
，
員
工
間
中
麻
雀
耍
樂
，
好
快
活
。﹂
老
師
工
餘
時
間
開
始

學
習
紫
微
斗
數
，
又
在
報
章
以
紫
微
楊
筆
名
出
專
欄
，
對
於
這
門
能
夠
精
要
算
出
一

生
運
程
的
術
數
，
引
來
一
陣
熱
潮
。
當
年
更
因
紫
微
斗
數
的
不
同
方
向
與
多
年
老
友

同
是
術
數
高
手
的
王
亭
之
老
師
，
開
展
了
七
八
個
月
的
筆
戰
。
原
本
一
場
誤
會
，
影

響
了
兩
位
多
年
友
情
，
實
屬
可
惜
。

楊
老
師
半
世
紀
以
來
不
單
在
紫
微
斗
數
，
玄
學
星
相
、
六
壬
神
數
、
奇
門
遁
甲
等
都

甚
有
研
究
，
其
中
可
以
根
據
八
字
計
算
，
找
出
事
件
的
開
始
、
發
展
與
結
果
。
我
好
奇

追
問
這
位
︽
明
報
︾
老
臣
子
，
劉
進
圖
事
件
可
以
追
查
到
線
索
嗎
？
老
師
指
與
︽
明

報
︾
大
廳
風
水
有
關
，
一
定
有
事
發
生
，
只
是
看
誰
不
好
彩
了
。
可
以
改
嗎
？﹁
如
果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後
改
建
，
一
切
無
問
題
，
可
惜
他
們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前
改
了
。
我
們
沒

有
法
術
，
不
可
以
將
不
好
的
事
改
成
好
，
除
非
好
地
方
搞
錯
了
一
點
，
就
有
能
力
搞

好
。﹂
不
怕
洩
露
天
機
？﹁
如
果
可
以
幫
助
到
人
家
解
困
，
反
而
是
積
福
。﹂

老
師
自
言
在
這
年
紀
只
求
休
養
生
息
，
一
切
求
安
樂
之
餘
，
環
顧
術
數
日
漸
被
污

染
，
他
正
積
極
撰
寫
紫
微
斗
數
講
義
，
以
正
視
聽
，
毫
無
保
留
地
跟
愛
好
者
分
享
。

對
於
猴
年
的
香
港
運
勢
，﹁
爭
執
更
多
，
異
見
分
子
新
人
輩
出
，
幸
好
政
府
有
方
法

去
處
理
…
…
二
零
四
七
年
後
的
香
港
怎
樣
，
說
得
出
是
騙
人
的
，
不
過
香
港
是
風
水

福
地
，
如
果
到
時
拆
掉
那
門
常
開
總
部
大
樓
，

再
建
一
個
背
靠
太
平
山
，
面
向
維
港
，
有
如
聯

合
國
總
部
的
大
樓
，
香
港
將
更
好
！﹂

今
年
初
二
的
煙
花
，
可
能
心
情
影
響
似
乎
暗

淡
了
，
所
謂﹁
防
民
之
口
甚
於
防
川
，
要
開
通

渠
道﹂
，
但
願
明
年
煙
花
真
燦
爛
！

紫微楊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年尾收拾房間，用舊枱燈改製了一個別致的花
瓶，想去小區地下商城買一枝花插入其中，可突
聞知商城已關門了，頭天商家狂甩清貨。聞訊非
常吃驚，伴隨小區十來年的地下商城，怎麼說沒
就沒了？
地下商城原是個諾大的車庫，因原來小區沒那
麼多汽車，就改成了大賣場。從賣蔬菜水果茶葉
主食，發展到服裝鞋帽電器十字繡，又有了美容
美髮等等。鼎盛時，一個幾百米的地下車庫，囊
括品類齊全的幾百種小商業。頭幾年，甚至幾位
畫油畫的年輕人也進駐商場。
商城上是一大片花園綠地。鮮花盛開，碧草青
青。彎彎的石子路，通向藤蘿茂密的小亭，亭子
對面是朝氣蓬勃的小學，孩子們在奔跑歡笑。誰
能想到，在陽光燦爛的小區下，有個同樣生龍活
虎的地下世界。那裡雖然永遠見不到陽光，但創
造着一個個外來打工者的希望，也給小區帶來生
活的舒適和方便。
剛搬來小區時，晚上散步順道進了商場，但見
裡面人氣沸騰，連賣酸辣粉的小攤前都坐滿了
人。不免感嘆：真是個地下小社會！除小區兩千
多戶居民充當顧客外，眾多商戶互通有無就自成
一個微縮小社會。從農村來京討生活的人們，找

到這方經營寶地，極低的租金，密集的目標顧客
群。
那兒幾乎全是夫妻小店，家家辛辛苦苦地賺

錢。一大清早蔬菜攤就開張了。帶刺的黃瓜、紅
艷艷的番茄，以及各類新鮮蔬菜鋪滿攤子。夫妻
齊上陣，老公進貨，妻子賣貨。精神抖擻的女當
家，像是上了戰場般身手麻利。幾個菜攤互相競
爭，誰都不敢懈怠。賣魚的少婦把老公運來的貨
放好，邊賣魚邊招呼着孩子。那個不過兩歲的孩
子，白天絆在她腿邊玩魚玩蝦，晚上就和母親擠
着睡在魚池邊的折疊床上。商城夫妻店的核心競
爭力，就是啥事都自力更生。在城市茫茫商海
中，他們如當年美國西部牛仔般警惕和吃苦耐
勞，對財富的渴望，落實到每單微小的生意上，
落實到極度節儉上。
每天十小時窩在地下的小商販，我原以為苦不

堪言，可商販看起來都其樂融融，「自由」兩個
字寫在臉上。誰說小生意不偉大？從騎三輪進
貨，到開上名牌多功能汽車；從一個人揣着幾百
塊錢進京，到在北京成家立業；從貧窮的鄉村年
輕人，變成有幾十萬元積蓄的「中產」，都跟地
下商城聯繫在一起。瑣瑣碎碎幾塊錢的小生意日
積月累，成就了他們的城市夢。他們的後代在北

京上學入託，甚至有人在小區買了房子。年輕的
農二代沒上過大學，可如今混得不比白領差。
十幾年前的攤主，大都帶着貧寒的鄉氣，如今
人人衣冠整潔，健康自信，年輕面孔替代了老一
代。多數攤主都是八十後、九十後，他們跟城市
同代人一樣，穿着時尚，說普通話，離不開智能
手機和電腦。他們只在春節才回一次老家，甚至
春節也不回。
地下商城是社區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位

於小區居民樓中，不用過馬路，老人孩子信步就
能到達。經常是吃飯之前，去地下商場切塊烙
餅，買斤切條，再捎兩個番茄，就解決了肚子問
題。冬天的傍晚，我去那兒為老人選購漂亮的圍
巾，只用了散步的一會兒時間。年輕的老闆娘笑
面如花，儘管只是幾十元的小生意。
下午三點以後，放了學的孩子們背着五顏六色

的小書包，一窩蜂地湧進地下商城，直奔晨光文
具，那是孩子們的最愛。文具超市位於商城中心
通道，銷售各種孩子們眼中極可愛的小商品。式
樣繁多的小本子、橡皮、鉛筆，以及各類製作精
緻文具，洋洋灑灑擺了長長一條通道。僅貼紙就
門類繁多，有女孩子愛的芭比娃娃，有男孩子愛
的汽車圖，興什麼商城裡就有什麼。文具櫃枱中
間，還穿插着很多小玩藝兒，小鏡子、小發卡、
小魔方、小杯子、小盆景、小鋼琴等等。孩子們
愛的小東西應有盡有。人都愛精緻，孩童更是如
此。我偶然光顧文具部買水彩紙，發現那兒的繪
畫用品比附近大超市齊全得多，於是成了那兒的

常客。後來連外孫玩的彩色膠泥、小汽車，都從
那兒買了。
外孫才兩歲多時，就每天逛地下商城了。他喜
愛五彩繽紛的膠泥和五花八門的玩具車。會唱歌
的公共汽車、古色古香的小火車、做工精良的小
跑車，都一一買回家來。每輛車不過幾十塊錢，
比在街上兒童商店買要便宜三分之一。
貨品花樣繁多，價格公道，成為地下商城的法

寶。進城的農民，尤其是二代農民工，有天然的
經商敏感。進貨渠道的靈活，租金的便宜，讓地
下商城的商品極具競爭力。商海一滴水，也能反
映中國農民的成長。地下商場的背後，是義烏、
石獅那樣成熟的農民製造業與物流業。
觀商城的微生意舞台，發現低成本的法寶，就
是省去一切不必要的開支。在商城裡，東倒西歪
的小嬰兒滿地跑，在櫃枱間鑽來鑽去，年輕的媽
媽和爸爸，都是邊賣貨邊看孩子，絕不會用保
姆，頂多是把老家的媽媽請來。孩子兩三歲之
後，就上打工者託兒所，價格僅是公立託兒所的
一半，私立託兒所的五分之一。農民式的節儉，
讓攤商們迅速地積蓄起財富，他們的雄心，就是
做個城市人。
在城市整治中，地下商城終於走完了漫長的十

年歷程，完成了歷史使命。商城關門後，攤商們
可能會找到其他渠道繼續留在城市，也可能扶老
攜幼回到家鄉。無論如何，他們已登上了新的台
階，在給家鄉帶去發展的資金同時，也會帶去了
城市文明。

告別地下商城

農
曆
新
年
的
一
夜
經
過
粉
嶺
火
車
站

時
，
見
一
小
販
賣
彩
泥
塑
公
仔
，
我
本
匆

匆
走
過
，
但
瞥
見
一
紙
牌
寫
着
支
持
傷
殘

人
士
文
化
藝
術
，
於
是
回
頭
去
挑
選
一

個
，
才
見
販
賣
的
是
一
位
雙
手
皆
沒
了
手

指
的
人
士
，
在
各
樣
小
動
物
和
花
朵
泥
塑
中
，

我
選
了
一
對
造
型
漂
亮
的
彩
雀
。
我
得
物
無

用
，
只
想
表
達
支
持
。

最
近
讀
到
一
篇
文
章
，
講
述
波
蘭
二
十
三
歲

的
年
輕
畫
家M

ariusz
K
edzierski

，
他
天
生
左

手
沒
前
臂
，
右
手
僅
得
一
指
，
無
法
握
着
筆

桿
。
在
他
三
歲
時
，
有
次
他
爬
在
地
板
上
，
以

唯
一
的
手
指
和
左
臂
前
端
壓
着
鉛
筆
桿
來
畫
了

一
隻
鷹
，
雖
然
十
分
艱
難
，
手
肢
顫
抖
，
但
祖

母
和
家
人
都
稱
讚
他
，
鼓
勵
他
，
自
此
他
樂
此

不
疲
，
終
日
沉
醉
於
鉛
筆
畫
中
。
但
長
期
的
勞

累
令
他
一
雙
殘
肢
很
痛
楚
，
甚
至
在
十
二
歲
時

要
做
手
術
，
他
強
忍
苦
楚
努
力
去
練
習
。
他
最

擅
長
繪
畫
人
像
，
畫
來
絲
絲
入
扣
，
表
情
逼

真
。年

前
他
獲
得
了
威
尼
斯﹁
全
球
最
佳
藝
術

家﹂
的
美
譽
，
作
品
不
僅
在
波
蘭
，
還
在
奧
地

利
、
英
國
等
地
展
出
。
大
家
的
認
同
更
激
發
他

的
自
信
，
他
跑
到
巴
黎
、
威
尼
斯
、
倫
敦
等
地

的
街
頭
去
繪
畫
，
不
怕
途
人
投
以
奇
異
的
目

光
，
只
享
受
自
己
的
歡
樂
時
光
。
今
年
才
二
十

三
歲
的
他
，
已
有
七
百
多
幅
作
品
。
很
多
人
都

稱
讚
他
是
繪
畫
天
才
，
但
其
作
品
全
都
包
含
了

他
較
一
般
人
多
千
百
倍
的
毅
力
、
苦
楚
及
對
藝

術
鍥
而
不
捨
的
熱
愛
。

M
ariusz

還
會
到
社
區
學
校
當
義
工
教
孩
子

繪
畫
，
身
體
力
行
告
訴
小
孩
子
，
沒
有
什
麼
是
沒
可
能

的
。
他
也
展
示
給
世
人
知
道
，
身
體
限
制
不
了
腦
袋
，
要

好
好
地
活
出
自
己
。
他
說
：

﹁
用
破
碎
或
不
完
整
的
目
光

看
待
殘
障
人
士
是
不
公
平

的
，
在
夢
想
面
前
一
切
限
制

都
歸
於
零
！﹂

無臂青年當選全球最佳藝術家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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